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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
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余红艳  孟媛媛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摘 要:传说与景观具有互为生产的内在机制,景观变迁直接影响着传说的叙事与传播。峨眉

山漫长的佛道相争历史与白蛇传传说的信仰变迁及核心情节演化高度契合,并为白龙洞景观走进

白蛇传传说奠定了重要的信仰基础。峨眉山白龙洞是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仙情节的重要景观,其
景观叙事经历了从连环洞到白龙洞的景观命名,从白龙洞到白龙寺的景观迁移。峨眉山信仰变迁

致使白蛇传传说及其核心景观逐步走向淡化与遗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白蛇传传说在峨眉山及其

周边的当代传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信仰主导下的白蛇传传说峨眉山当代景观生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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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指出,“传说,有其中心

点……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

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塚、宅门户院,总有个灵

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

故地,成为一个中心。”[1](P26~27)柳田国男将“中心

点”视为传说的体裁特征与内核。白蛇传传说是一

则典型的景观传说,景观便是白蛇传传说最为核心

的中心点,其依托知名景观四川峨眉山、白龙洞等,

杭州西湖、雷峰塔、断桥等,镇江金山寺、法海洞等,

书写了一个由浪漫爱情、秀丽风景勾画的世俗图景

和由道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构建的神圣叙事,并经

由当代传说景观生产,重构了传说视域下的地域文

化图谱,呈现了传说对地域文化的想象与建构过程。

在白蛇传传说中,峨眉山既是白蛇千年修炼的

洞府,也是民间口传中白蛇精与青蛇精打斗、相识并

结拜,白蛇精与蛤蟆精(法海)共同修炼并结下怨仇

的场所。因此,它是白蛇传传说的源头,是传说框架

中的修仙神圣叙事空间。那么,峨眉山是何时走进

白蛇传传说的呢? 其与白蛇传传说密切关联的景

观———白龙洞又经历了怎样的景观变迁? 白龙洞的

景观生产对传说的当代传承又具有怎样的叙事功

能? 本文将白蛇传传说放置于峨眉山佛道相争的宗

教文化背景中,聚焦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尝试剖析白

龙洞这一传说核心景观的叙事功能,以及白龙洞景

观变迁所折射的中国经典传说的当代景观化传承。

  一、峨眉山宗教景观的符号生产:从道教

到佛教

  四川为道教发源地,天师道创始人张陵于大邑

鹤鸣山首创正一道,后发展为五斗米道,并于晋代演

变为天师道。散落在各处的峨眉山修仙、炼药传说,

既是峨眉山道教活动的早期记载,同时也为峨眉山

初步建构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修仙圣地。东汉以来,

峨眉山经历了由传统的道家仙山转变为道教名山的



  ① 讲述者:俞瑶聚等。采录者:潘君明。流传地区:江苏省苏州市。参见康新民《白蛇传文化集粹》(异文卷),江苏文艺

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105页。

② 讲述者:李三保。采录者:康新民。采录时间:1963年7月。参见《白蛇传》(资料本),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

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镇江分会编,第32~34页。

③ 讲述者:颜守训。采录者:陈静。参见《白蛇传》(资料本),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

镇江分会编,第22~25页。

④ 讲述者:李志中等。采录者:郭维庚、康新民。参见《白蛇传》(资料本),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江苏省民间文学

工作者协会镇江分会编,第128~135页。

⑤ 峨眉山佛教的开始年代除了“晋代说”之外,还有“汉代说”,其依据主要是蒲公追鹿的传说。但是,这则传说经由多位

学者考证,被认为是宋代佛教编写的斗法故事,笔者采纳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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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整体而言,魏晋道家首先把峨眉山比附

成神话中的皇人之山,然后又进一步把峨眉山正式封

为道教第七洞天。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峨眉山被正统

道教确定为第七洞天的下限最迟当在东晋时期。”[2]

峨眉山作为仙山的文化符号较多地出现在白蛇

传传说的口传异文中。江苏苏州的一则民间传说将

法海与白娘子结怨的过程放置于峨眉山,并描绘了

峨眉山的修仙圣境:
传说,四川峨眉山是座神山,不管是动物、

植物,只要在山上修炼一番,取得正果,就可以

变成人,化为神仙。所以,不少动物、植物,都赶

到峨眉山上去修炼。①

在此,峨眉山成为一座神山,尤其是异类修炼的

洞府,很多的动物、植物均会选择前来峨眉山修炼。
正是源于神秘莫测的自然景观与道教修仙的文化内

涵,峨眉山逐渐走进白蛇传传说并定型为蛇精修炼

洞府。将白蛇或者法海的修炼处所或仙草山设置于

峨眉山的民间口传较为普遍:
四川峨眉山,一条白蛇、一只蛤蟆都在炼

丹,白蛇在山西边,蛤蟆在山东边。晚上,他们

两个人炼丹了,这丹药天天炼……②

四川峨眉山,山上有神仙。妖怪在深山洞

府修炼。“洞山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这些神仙

有上万年的道行,妖怪总有上千年的根基。白

娘娘、法海,就是在峨眉山修炼的妖精……③

(盗仙草)白娘娘驾了白云,越过了九十九

座山,跨过了九十九条河,飞到了峨眉山(寻仙

草)……④

由此可见,峨眉山是公认的异类修炼的洞府,其
修仙景观符号已深入人心。

峨眉山佛教始于晋代⑤,“慧持上山”是为标志。
《五灯会元》卷六“宋徽宗皇帝”条载: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

路傍有大古树,因风摧折,中有一僧禅定,须发

被体,指爪绕身。帝降旨,令肩舆入京,命西天

总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问:“何代僧?”曰:
“我乃东林远法师之弟,名慧持,因游峨嵋,入定

于树。远法师无恙否?”藏曰:“远法师晋人也,
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复语。[3](P353~354)

这是最早的关于“木中定僧”的传说,也因此而

有了推断慧持修建峨眉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的

说法。
《峨眉县志》载:

(慧持)第二年上峨眉山。上山后见半山上

只有几处卑矮茅棚,随同山僧一起,择地建谙庵

(今万年寺),供菩萨之像,取名普贤寺,是为山上

第一座比较正规的寺庙。因为第一尊神像是普

贤,峨眉山为普贤道场之说,即由此而生。[4](P616)

“慧持入蜀,意义重大,说明峨眉山佛教与四川

佛教几乎同时起步,历史悠久。”[2]但是,向为道家仙

山、道教名山的峨眉山,此刻已然是道士清修养生之

福地。因此,佛道相争在峨眉山拉开了帷幕,佛教和

道教均采用了讲述故事的模式来弘扬自身的宗教信

仰及其对峨眉山的所属权。道教追认峨眉山为“皇人

之山”,又引《列仙传》卷上《陆通传》云:“陆通者,云楚

狂接舆也。好养生,食橐卢木实及芜菁子。游诸名

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历数百年去,”[5](P255~256)

强调道教在峨眉山的悠久历史。佛教也不甘示弱,
《六十华严经》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已来,
诸菩萨众,于中止住。”[6](P3)光明山即为峨眉山,与道

教“皇人之山”相对。佛教讲述的最为著名的峨眉山

传说即为“蒲公追鹿”:
周烈王时,有宝掌和尚,名千岁,始生时,手

掌有印文。来礼普贤,设像供养。尝叹此山曰:
“高出五岳,秀甲九州。”汉永平中,葵亥六月一

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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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印光大师《峨眉山志》(卷五),福建莆田广化寺,2008年,第1页。

② 讲述者:李正兴。采录者:汪溢东。采录时间:1986年8月20日。流传地区: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县。参见康新民《白
蛇传文化集粹》(异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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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

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径

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
末法中守护如来象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

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奔洛阳,恭谒

二师,具告所见,师曰:“善哉稀有! 汝等得见普

贤,真善知识。”……菩萨依本愿而现相于峨眉

山也。名峨眉者,昔善财礼德云比丘时,伫立妙

高峰而观此山如初月现,故称峨眉。[7](P78)

蒲公追鹿传说将佛教在峨眉山的历史提前至汉

明帝时期,并认定峨眉山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但是,
峨眉山佛道之间的争斗并未歇止,反而愈演愈烈,乾
明观“改观为寺”的传说更具“斗法”之嫌疑。《峨眉

山志》引《杂集方舆略》云:
晋,释明果,资州人,幼剃发龙游山。谒秦

竺法护于大兴寺。一日,闻护开示,如来座者,
一切法空是,顿悟厥旨。回蜀,就宝掌峰,卓锡

中峰,始号乾明观,彼中道士,每于三月三日,效
翟武升仙之法,岁以为常。师(明果)闻,知是妖

孽,请让先升,阶伏猎人,箭缀丝纶,果中之,一

白蟒也。寻理其处,乃见冠簪、白骨满窟,羽人

悔悟,即观改为中峰寺,迎师承事焉。①

在这则传说中,得道高僧明果慧眼识破了道士

的升仙仪式其实是由一蛇妖所控,于是射杀蛇妖,道
士悔悟,弃观改寺,转信佛教。“乾明观”由此而改为

“中峰寺”的传说,“当然是不能叫人相信的神话,不
过,它间接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乾明道士在与佛教的

斗智斗法中失败了”[8]。同时,这一传说还提供了一

个信息:峨眉山的道教修行包括妖精修仙的路径,而
且在这则传说中,混入道教的妖精正是白蟒,或者说

白蟒是以道教修仙的路径在峨眉山修炼,这就为白

蛇传传说设置白娘子修行于峨眉山提供了先期的传

说基础。白蛇传传说中的蛇精白娘子便是在峨眉山

中以内丹修炼之法提升自我法术的。在民间口传异

文中,有一类白蛇与法海结怨的传说便是将矛盾集

中于二人对内丹的争夺中:
白蛇在峨眉山修炼了二百年,在金山修炼

的螃蟹精来到峨眉山,想抢占白蛇的地盘,于是

便打了起来,整整打了九九八十一天,螃蟹精打

得精疲力尽,最后拿出自己炼了三百多年的功

夫———火龙球,用它来和白蛇打。可是,这火龙

球却被白蛇一口吞下,螃蟹精再也收不回来,修
炼了三百多年的功夫毁于一旦,而白蛇却因吞

吃了这球子,提前了三百年成仙。②

这则传说十分有趣,一方面说明了道家内丹修

炼之术是异类妖精的修仙路径,另一方面,金山的螃

蟹精来峨眉山抢占地盘的情节正暗合了峨眉山长期

激烈的佛道相争。
唐代峨眉山寺庙多于道观,以杜光庭为代表的

道教信徒再次强调峨眉山的道教洞天福地的地位,
并撰《洞天福地记》来阐明观点。这一时期,由于唐

高祖李渊以老子为先祖,大力支持道教,峨眉山道教

实力雄厚。宋代,峨眉山在赵氏崇佛的支持下,成为

普贤菩萨道场,道教势力减退。明代,在皇室崇佛的

影响下,峨眉山佛教再次发动论战,各自讲述新的传

说,再掀口舌之战。信奉道教的四川巡抚卫赫赢为

挽救峨眉山道教,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新建

了纯阳殿,这似乎给峨眉山道教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然而,进入清代,峨眉山道教逐渐消失,曾经供奉道教

泰山神的飞来殿也为僧人占据,成为佛教建筑。自

此,长达1500多年的峨眉山佛道之争画上了句号。
在这场争斗中,道教先至,却未能守住“江山”。

佛教虽然独占峨眉,但是峨眉悠久的道教历史、第七

洞天的道教地位,仍以道教遗迹的形式留存于峨眉

山。于是,峨眉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供奉

佛像的纯阳殿仍沿用纯阳殿的匾额,九里洞里的赵

公明像也由僧人接受香火。这些道教建筑的遗迹仍

存于佛教信仰之中,见证着峨眉山的佛道相争。峨

眉山悠久的道家修仙文化、道教名山的地位,以及长

期以来佛道两教各自讲述传说故事以抬高自我、贬
损对方的宗教传说与宗教遗迹,均为峨眉山作为特

殊的宗教景观走进白蛇传传说提供了天然的历史文

化背景,但同时也必然预示了其当代传说景观生产

的尴尬与复杂,甚至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传说的当代

传承与发展。

  二、景观命名:从连环洞到白龙洞

峨眉山首次走进白蛇传传说,始于清中叶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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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被访谈人:青城山祖师殿道士。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9日。访谈地点:青城山祖师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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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戏曲本《雷峰塔》传奇(以下简称“方本”)。“方本”
第二出《付钵》云:

峨眉山,有一白蛇,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园

中,潜身修炼,被他窃食蟠桃,遂悟苦修,迄今千

载。[9](P4)

第三出《出山》又以白蛇师兄“黑风仙”的口吻介

绍了白蛇的修炼身世:
名曰白云仙姑,向在西池蟠桃园中,潜身修

炼。今到此峨眉山连环洞中,养成气候,道术无

穷。[9](P10)

在“方本”之前,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明末拟

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及清乾隆三年(公元

1738年)黄图珌戏曲本《看山阁乐府雷峰塔》等版本

中,白蛇均为潜身西湖的水怪。“方本”首次将白蛇

拉离西湖,讲述其修仙、下凡历程,开启了以白蛇为

叙事主线的白蛇传传说讲述模式,某种意义上,预示

了白蛇传传说叙事视角的转移以及传说主题的演

化,即从许仙转移至白蛇,从降蛇演化为爱情婚育文

化。场景的选择往往是出于叙事的需要,因此,场景

(景观)便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环境背景,更具有标

识小说叙事走向的重要作用。“方本”第一次将局限

在江南区域的白蛇传传说拓展至四川峨眉山,一方

面是对白蛇传传说西湖水怪模式的突破,引出西南

修仙圣境———峨眉山,另一方面又以旁观者(峨眉

山)的立场强化了江南(以杭州为代表)经济昌盛、文
化繁荣的世俗诱惑力,充分显示了场景(景观)的选

择对文本叙事的特殊作用。
“方本”为白蛇设置了两个修仙圣境:一是西池

蟠桃园,二是峨眉山。而且,白蛇还曾窃食蟠桃园内

仙桃,这就与《搜神记》中的葛由乘木羊传说表现出

一定的关联性。葛由上绥山,随之者皆得仙道。并

言绥山多桃,谚传“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

豪”。蟠桃园之桃大有暗示绥山之桃的意味。因此,
峨眉山的仙境也便有了与西池蟠桃园相似的神力。
“方本”于开篇引出峨眉山,便具有了以道家修仙圣

境这一独特的景观喻示白蛇高超仙术的叙事性特

征。但是,“方本”中的白蛇修炼于峨眉山连环洞,并
非白龙洞。

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玉山主人创作改

编的小说《雷峰塔奇传》也从白蛇的修仙圣境开始叙

事。不同的是,玉山主人选择的修炼洞天不是峨眉

山,而是青城山:
且说四川成都府城西有一座青城山,重冈

迭岭,延袤千里。此山名为第五洞天,中有七十

二小洞,应七十二侯,八大洞按着八节。自古

道:山高必有怪,岭峻能生妖。这山另存一洞,
名为清风洞,洞中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行。洞

内奇花竞秀,异草争妍,景致清幽,人迹不到,真
乃修道之所。这蛇在此洞修行一千八百年,并

无毒害一人,因它修行年久,法术精高,自称白

氏,名曰珍娘。究竟畜类,未能超成正果。[10](P2)

青城山与峨眉山同为四川道教圣地,在道教洞

天福地的排名中,还高于峨眉山,位列第五洞天,亦
称“洞天第五宝仙九室之天”。青城山位于四川省灌

县西南三十华里处,背靠岷山,面临川西平原,全山

有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一百零八处胜景,是道教修

仙圣地。内有天师洞,竖石刻张天师像,是青城山最

大的道教宫观。天师洞左侧为张道陵降魔石,上书

“降魔”二字,相传此石为张天师降魔时一剑劈开。
青城山自然无清风洞可寻,笔者寻访青城山道士以

及周边村民,也并无与青城山或清风洞相关的白蛇传

地方性传说。但笔者在青城山做田野调查时,青城山

方道士讲述了一则蛇精于青城山修炼的当代传说:
青城山有蛇精在这儿修炼,我师父讲给我

听。师父说,每次他讲法的时候,都知道有两条

蛇精在聆听,我们因为修行不够,所以看不到,
但师父是看得到的。师父不点破,他说,青城山

里还有这样的异类,它们也愿意学道修行。就在

汶川地震前一晚,两条蛇精现身告诉师父,这里

将发生大灾难,它们要离开了。向师父道别,感

谢师父这么多年为它们讲法,从不驱赶它们。①

这则传说以汶川地震为背景,言辞凿凿,在弘法

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城山为道教圣地的宗教

地位。但是,青城山作为白娘子修仙洞府的说法并

未得到白蛇传传说改编者的继承,之后的传说改编

仍是选择峨眉山,这一方面是源于峨眉山自身的道

家修仙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

广泛影响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民国 梦 花 馆 主《白 蛇 传 前 后 集》第 一 回《仙

踪》云:
四川有一座峨眉山,虽不与五岳并列,却也

是天下名山之一,古来在这里修仙学道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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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梦花馆主《白蛇传前后集》,中国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1页。

② 讲述者:俞瑶聚。采录者:潘君明。流传地区:江苏省苏州市。参见康新民《白蛇传文化集粹》(异文卷),江苏文艺出

版社2007年版,第103~104页。书中还收录了“白蛇法海前世孽”“法海横行白蛇霸道”“白蛇偷赴蟠桃会”等,均是关于白蛇

在峨眉山白龙洞修炼的传说。

③ 被访谈人:梁先生,峨眉山人。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7日。访谈地点:峨眉山下。

④ 被访谈人:朱老太太,74岁,家住峨眉山脚下。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7日。访谈地点:峨眉山报国

寺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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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枚举。我今一概不说,单说山上有一小小洞

府,洞府中有一白蛇,修炼了几百年,采取天地

灵气,收受日月精华,已能幻化人形……①

梦花馆主《白蛇传前后集》译自弹词《义妖传》,
将峨眉山设定为白蛇修仙洞府,只是并未提及究竟

为哪一座洞府。1956年,赵清阁改编小说《白蛇

传》,第一章《游湖》开篇便是对峨眉山景观的细致描

绘,并点明白蛇修炼于白云洞:
在这座峨眉山上,有一个深邃幽静的白云

洞,洞内盘踞着一条白蛇,千年以来,从不伤害

生灵,只是专心致志地潜修道行。经过苦修苦

炼,日积月累,于是道行湛深,精力充沛,渐渐修

成了一个美丽俊俏的女郎。[11](P1)

赵文所云“白云洞”或许来源于“方本”对白蛇的

称呼“白云仙姑”。但是,在民间口传中,民众则将白

蛇在峨眉山的修炼洞府由虚拟的连环洞、白云洞移

位至现实景观白龙洞:“在峨眉山的蛤蟆洞里,有一

只皱皮疙瘩的癞蛤蟆修炼,在蛤蟆洞旁边,有个白蛇

洞(白龙洞),洞内盘着一条白蛇在修炼”②。在今天

的白龙洞门前有一副对联:“千年白龙传佳话,七重

宝树倚云栽。”显然,白蛇在峨眉山修炼的传说已然

与白龙洞紧密结合,使得白龙洞由一座现实景观演

化而成为白蛇传传说景观,并且跟随景观变迁,又生

产出围绕景观的新的传说:
“文革”的时候,说是要毁掉白龙洞的,刚开

始挖的时候,居然窜出一条大白蛇,大家都说是

白娘子显灵了,所以很害怕,就停工了,白龙洞

也就保了下来。③

白娘子就在白龙洞里修行,里头很深的,很
多尸首呢,吓人的,进去了就找不到路出来啊,
有几条路可以进去,但进去了就出不来了。④

围绕白龙洞展开的新的白蛇传传说一般与白蛇

显灵相关,既神奇又恐怖,表达着人们对奇异怪事的

复杂叙事心理。而从景观叙事的视角分析,白蛇传

传说对峨眉山以及白龙洞景观的选择,以峨眉山佛

道相争为历史背景,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白蛇传传说

中佛教对修炼于峨眉山的白娘子的收服。白蛇传传

说的佛道相争主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无
论是由最初的“道士收妖”置换为“僧人收妖”,甚至

先以“道士收妖不成”作为铺垫,烘托佛教之法力,还
是从白娘子选择修炼的道教身份来看,佛道之间的

对抗与交流显然是白蛇传传说的重要主题。而这与

峨眉山道教、佛教的争夺战十分相似。
峨眉山首次走进白蛇传传说源于清乾隆三十六

年(公元1771年)方成培《雷峰塔》。彼时,峨眉山漫

长的佛道争斗已然画上句号,峨眉山成为佛教名山,
曾经的修仙圣境蒙上了失败的阴影。另一方面,在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黄图珌戏曲本《雷峰塔》在
冯梦龙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基础上,增添

了一个游道本领不济、降蛇失败的情节,从而使得白

蛇传传说以道士降蛇为铺垫,引出佛教高僧的宗教

叙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峨眉山佛道相争、
道士败北相类似的宗教话语。正是在这样的宗教语

境下,方成培选择以峨眉山作为白娘子的修炼洞府,
使峨眉山这一宗教景观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它象

征着白蛇传传说纠缠不清的宗教矛盾。

  三、景观迁移:从白龙洞到白龙寺

今峨眉山白龙洞位于峨眉第一胜景———“双桥

清音”附近,为一座闻名遐迩的佛教禅院。庙门两侧

悬挂了一幅行楷对联:“金顶正当山门暮暮朝朝餐秀

色,白龙潜通海穴年年岁岁赏清音。”对联分别描述

了白龙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白蛇文化。庙门外的墙

壁上还悬挂了“白龙洞简介”:
白龙洞又名白龙寺,明嘉靖年间由别传禅

师创建,海拔八百米。寺后原有上下白龙二洞,
相传为白娘子修真之所,寺因此而得名。
这里所说的白娘子修真之所是指作为洞穴的白

龙洞,而非作为寺庙的白龙洞。为了表述的方便,本
文将前者仍称作“白龙洞”,而后者则使用其寺庙名

称“白龙寺”。白龙寺简介中所提及的寺后上下两洞

常常出现于白蛇传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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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讲述者:吴兴松,畲族。采录者:吴红妹。采录时间:1988年。流传地区:福建畲族柘荣县楮坪乡。参见康新民《白蛇

传文化集粹》(异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6页。

② 被访谈人:鲜女士,1974年生,峨眉山黄湾镇张山村村民,峨眉山专职导游。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

9日。访谈地点:峨眉山白龙洞前。以下涉及到的笔者和鲜女士的对话,均来自2012年6月6~8日的访谈录音,访谈地点为

峨眉山市文化馆内和峨眉山大酒店宾馆大堂。

③ 被访谈人:果缘,白龙寺僧人。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6日。访谈地点:峨眉山白龙寺内。

④ 被访谈人:宫道士。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11月22日。访谈地点:茅山道观内。

第47卷 第1期 余红艳等: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
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早先法海和尚是修行的蛤蟆精,白蛇是修

行的白蛇精,两个同在峨眉山中修行。蛤蟆精

在下面洞修行,白蛇精在上面洞修行。①

也就是说,民间认为白娘子是在上洞修炼,而下

洞就是现在的白龙洞禅院。2012年6月,笔者前往

峨眉山做田野调研时,聘请峨眉山本地导游鲜女士

陪同讲解。在清音阁不远处,距白龙寺约100米处,
鲜女士指着山路左侧一处约三四平米的浅塘后侧

说:“这里就是白龙洞的入口。”②嶙峋的山石堆砌在

一起,似乎堵住了水源,杂乱的荒草,一小块污浊的

潭水,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洞口的地方。
鲜女士(以下简称“鲜”):那就是原来的白

龙洞口。在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来过这里,十几

岁的时候,山洞口大约有一米来高,可以走进去

四五百米,空气不好,很不舒服,也很潮湿,我们

小孩子一般都不敢在里面停留。后来,渐渐地

随着山体下沉,洞口越来越低,只有小孩子可以

钻进去了。再后来峨眉山管委会出于安全考

虑,便用几块大石头将洞口封死了,就是我们今

天看到的白龙洞的样子了。
余红艳(以下简称“余”):峨眉山的导游一

般会带游客来看看这个白龙洞吗?
鲜:这里什么标志都没有,所以,一般的游

客都不会在这儿停留,我们导游也不会介绍这

里,没得说啊,什么也没有。
余:导游不会跟游客提起白蛇传传说吗?
鲜:再往前走一百米左右,有一个写着“白

龙洞”三个大字的寺院。据说,原本就叫白龙

寺,里面还供奉着白娘子。我们一般会带游客

到那儿去,告诉他们那里就是白龙洞。
余:来峨眉山游玩的游客会问起白蛇传传

说吗? 有人会来找白龙洞吗?
鲜:也有人问,不是很多,问的话,我们就告

诉他们。
余:那现在白龙寺的白娘子像呢? 我没有

看到庙里供啊。

鲜:原来是有的,后来,“文革”的时候,白娘

子像被毁了,然后就换成了观音像。
据白龙寺的果缘法师介绍,每年还是有游客来

白龙寺祭拜白娘子。“这就是佛教说的圆融。每年

都有人来我们这儿祭拜白娘子,很多都是河北一带

的游客,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白娘子,但是来了后发

现成了观音,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懂

的,是可以和白娘子交流的。”③

上述访谈为我们提供了游客对白龙洞以及白娘

子的态度,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峨眉山白龙洞这一景

观所经历的变迁以及景观变迁对传说讲述与传播的

影响。
相比地方政府对白蛇传传说佛教景观生产的倾

力打造,白蛇传传说道教景观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

阴影之中。在白蛇传传说演化史上,道教文化是首

先进入白蛇传传说叙事体系的宗教元素。但是,随
着传说情节的丰满、地域空间的拓展,道教在传说中

逐渐衰落,甚至在佛教文化介入之后,曾经的降妖高

人“茅山道士”在传说中的法力也大幅下降,仅具备

辨识蛇妖的能力,却没有降妖的法术,又因法力不足

而被白娘子“吊打”,茅山因此蒙羞。茅山宗由于在

历史上的长期兴盛,“茅山道士”一直享有较高的社

会知名度,在道教不断衰落的趋势中,“茅山道士”逐
渐演化成民间传说中“箭垛式”的群体人物,“人们逐

渐把对形形色色的真假道士的各种不满、蔑视、愤怒

乃至仇恨,全部发泄到了茅山道士的身上,使其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出气包、受气筒”[12]。也因此,“茅山

道士”不愿谈起白蛇传传说,认为传说为了情节的需

要,找一些负面形象作衬托,佛教是外来的,不能随

便瞎搞,只好找本土宗教作垫背了。④“茅山”这一江

南地区的道教圣地,在白蛇传传说中成为负面景观,
难以进行相应的传说景观生产。

不同于茅山的负面景观形象,峨眉山是白蛇传

传说中的道教正面景观,白龙洞是传说中白娘子的

修炼处所,清中叶戏曲家方成培在继承白蛇传传说

传统佛教景观雷峰塔、金山寺的基础上,首次将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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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被访谈人:张先生,1930年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峨眉山人。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6日。

访谈地点:峨眉山市文化馆内。

② 笔者抄录于峨眉山斗龙坝景观简介牌。

③ 被访谈人:许德贵,峨眉山市白蛇传传说市级传承人。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6日。访谈地点:峨
眉山市文化馆内。

④ 被访谈人:峨眉山附近居民。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4~6日。访谈地点:峨眉山及其周边地区。

⑤ 被访谈人:萧女士,1958年生,从峨眉山外嫁入峨眉山茶场村,在白龙洞外卖水果。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
年6月6日。访谈地点:白龙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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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峨眉山作为白蛇的修炼地写进传说,进一步以

景观为媒介,拓宽传说的叙事容量与文化内涵,在一

定程度上,在“茅山道士”遭致民间叙事嘲讽的同时,
重拾道教景观在白蛇传传说中的文化影响。“方本”
以语言叙事的广泛社会影响力建构了白龙洞这一景

观。峨眉山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学者抓住白蛇传传说

深入人心的峨眉修仙情节,生产了白龙洞景观。
峨眉山市地方民间文艺学者张先生既是白蛇传

传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人员,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峨

眉山市白龙洞景观的当代生产。他介绍了白龙洞景

观的生产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峨眉

山都会问,白龙洞在哪儿? 哪有什么白龙洞啊,
我一直在做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他们(峨眉

山管委会)就找到我,问怎么办? 我们就商量在

白龙寺后找了一个山洞,认定为白龙洞,峨眉山

景区在洞前挂了个牌子,白龙洞就形成了。后

来,山体滑坡,担心有危险,就把洞给封了。前

几年,洞前的牌子还在,现在连牌子也没了。①

显然,正是白蛇传传说建构了峨眉山白龙洞景

观,赋予白龙洞白娘子修仙圣境的景观符号。但是,
景观与具体地域的结合还需要地方景观生产者的积

极呼应。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佛教四大名

山之一,1996年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世界

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是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佛
教文化已然是峨眉山景区的核心文化,白龙洞作为

白蛇传传说中的一个道教修炼景观,不能引起峨眉

山景区管委会的足够重视,是十分自然的。再加上

峨眉山佛教文化精神的统一,最终使得曾经得到生

产,并成功赢取当地民众、游客认同的白龙洞景观昙

花一现。正如峨眉山诸多道教景观一样,白龙洞的

名称仍然大大地书写在门楣之上,但是其早已是佛

教的禅宗寺庙,失去了作为白蛇传传说蛇精修炼洞

府的文化意义。

此外,除了白龙洞之外,峨眉山还存有一些与当

地口传相一致的传说景观,例如在白龙洞附近的斗

龙坝,相传这里是白蛇与青蛇的战场:
相传蛇仙白娘子在白龙洞修行时,常到宝

现溪嬉水玩耍,而青蛇贪图白娘子美色,欲霸为

妻。白娘子好胜,提出比武斗法,取胜方可。两

人便在宝现溪展开恶斗。最后,白娘子降服了

青蛇。青蛇变成侍女小青。后来把白娘子与青

蛇斗法比武的地方称为斗龙坝。②

当地还流传着清音阁两边的白水、黑水与白蛇

传传说的关系。从白龙洞一路下来,清音阁的左边

是黑水,右边是白水。当地人传说白水就是白龙江,
是白娘子变成的。黑水就是黑龙江,是法海变成的,
也有说是小青变成的。在金龙寺身后有一个青水,
相传是小青变成的。③然而,由于与白蛇传传说的核

心情节关联性不大,上述斗龙坝、白水、黑水、青水等

景观,难以成为真正被民众尤其是外地游客认可的

白蛇传传说景观。缺少现实景观依托的白蛇传传

说,在峨眉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口头传承也呈现出萎

缩的态势。笔者在峨眉山附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即

使在老一辈人的口述中,峨眉山的白蛇传传说也仅剩

下一句“白娘娘在这里修炼过”④。在白龙洞外卖了

三年水果的萧女士表示,她从山外嫁过来三十年了,
但是,没听人讲过白蛇传传说,就知道白娘娘在洞里

修炼,其他情节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⑤

万建中先生在分析屈原景观的传承功能时,曾
剖析过景观缺失可能会带来的传承危机:

倘若秭归、屈原故宅、女嬃庙和捣衣石等地

名和建筑物不复存在了,屈原的传说很可能处

于危机之中。正因为如此,后人总是在依据已

有的传说修建人文景观……依据民间传说,建

造出纪念景观,而每一个人造景观,又都是为后

人提供的讲述范本。以纪念景观为中心,形成

了传说圈。与其说传说是围绕历史上的屈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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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笔者抄录自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局提交的《“峨眉山民间传说故事”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书》。该申报书由

峨眉山市文化馆提供。

第47卷 第1期 余红艳等: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
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开的,不如说是围绕后世不断建立起来的屈原

纪念物进行讲述的。[13]

景观是诱发传说讲述的重要契机,它以唤醒传

说记忆的直观方式讲述传说、传承传说,并基于景观

的地域创造性引发传说新的讲述内容,这是景观叙

事的基本特征,也是民间传说景观生产对传说在地

化传承的有效的景观路径。换句话说,景观形成了

传说,而传说反过来又具有塑造或重塑景观符号的

可能。[14](P31)

  四、信仰主导:白龙洞传说景观生产的淡化

峨眉山白蛇传传说景观是传说中的白蛇、青蛇

的修仙之地,具有神圣叙事的空间特质,白龙洞的洞

名也体现了道教景观的文化属性。但是,随着峨眉

山佛道相争、道教败退的宗教势力变迁,峨眉山的道

教景观也面临着被佛教收编的局面。峨眉山佛教对

道教景观采取的是保留其原有景观名称,改变其使

用功能与宗教属性的改造模式。因此,白蛇传传说

景观———白龙洞———的名称仍然存留于峨眉山。然

而,道教景观白龙洞早已演化成为佛教景观白龙寺,
修整一新的寺庙建筑和寺内的供奉都充分说明了其

佛教景观的宗教性质。与之相对应,白龙洞曾经被

公认是白蛇传传说景观的“真实”处所,现在已是一

片荒芜,看不出任何具有景观特质的痕迹。白龙洞

与白龙寺的不同处境,表明了信仰选择下的峨眉山

白蛇传传说景观生产的宗教主体特征。
峨眉山当代景观生产主要是以峨眉山佛教文化

为生产基因的佛教景观生产体系,因此,传递着道教

修仙文化的白龙洞难以走进峨眉山已成体系的佛教

景观之中,也难以得到佛教信仰的情感认同与高度

重视,从而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消极生产状态。峨

眉山市地方学者曾经热切参与峨眉山白龙洞景观的

当代生产,并营造了相应的传说景观,但是,相比强

大的佛教信仰力量,缺乏信仰支撑的白龙洞孤立无

援,终因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封死。这一现象既是当

代峨眉山佛教文化背景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与白蛇

传传说语言叙事中的佛道相争的结局遥相呼应,当
代白蛇传传说景观生产整体呈现出道教信仰景观生

产的淡化与佛教信仰景观生产的兴盛。
景观生产者是传说当代景观叙事的主体,他们

对景观进行重新整合与改造,其目的是更加符合自

身对景观的文化定位,以便推进景观的旅游开发和

文化宣传这两大基本功能。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息

息相关,都是景观生产者生产意愿的传达,其中包含

了经济利益、文化传播以及信仰推广的多重性特征。
峨眉山白蛇传传说景观生产表现出一种相对自由的

信仰选择的生产态度,道教文化的淡化必然使得依

托峨眉山道教修仙文化的白蛇传传说处于较为尴尬

的境地。在非遗保护的文化语境中,峨眉山白蛇传

传说作为峨眉山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一员,跻身于四

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峨眉山民间传说故事”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书》的“项目历史渊

源和生存现状及濒危状况”一栏中如是写道:
峨眉山民间传说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是

佛道两家斗智斗勇的具体体现,可以看清佛道

在峨眉山的历史变化;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

三大类别:一是道家神话,二是佛教故事,三是

民间传说……峨眉山佛道两家相争一千多年

后,佛教发展,道教势力逐渐衰退,被佛教所包

容,神话故事越来越少,峨眉山神话传说已失去

了其存在发展的基础。①

峨眉山佛道相争的历史文化与白蛇传传说中佛

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争斗相一致,峨眉山道教文化

的衰落使得曾经的白蛇传传说道教景观改头换面,
成为佛教寺庙;曾经丰富的峨眉山白蛇传传说口头

传讲也逐渐淡化甚至消失,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景

观生产者通过景观生产而展开的对传说当代发展传

承的重要影响,以及景观叙事对传说传承的当代意

义。佛教寺庙白龙寺已无法与白蛇传传说中白娘子

的修炼洞府相连,景观的信仰变迁使传说在当地失

去了基本的景观依附。笔者在白龙寺内的流通点见

到导购员王女士,作为在白龙寺工作的人员,她并不

能讲述与白龙洞相关的白蛇传传说。以下是笔者与

王女士的一段对话:
余红艳(以下简称“余”):这个白龙寺就是

白龙洞吗?
王女士(以下简称“王”):好像是的,我也是

听人说的,真正的白龙洞在寺后。
余:这个白龙洞和白蛇传传说有关系吗?
王:我也不清楚,好像说是在这儿修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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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被访谈人:王女士,在白龙寺内的流通点工作,乐山人。访谈人:余红艳。访谈时间:2012年6月7日。访谈地点:白
龙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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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我不知道。①

景观信仰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传说与景

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使得传说讲述与传承失去了

地域文化的依托。2012年6月6日,笔者前往峨眉

山市文化馆调研,了解峨眉山白蛇传传说以及申遗

后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得到了峨眉山市文化馆的热

情接待。文化馆馆长谢女士召集了峨眉山市长期从

事民间文学写作与研究的地方学者,其中包括一直

搜集整理白蛇传传说的峨眉山市民间文艺家张承业

先生、许德贵先生,等等,他们提供了关于峨眉山白

蛇传传说的当代景观生产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峨眉

山市文化馆和地方学者的热切态度表明地方文化部

门和地方学者对渴望传承峨眉山白蛇传传说的积极

态度。但同时,在峨眉山景观生产主体佛教信仰的

主导下,他们又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
峨眉山作为白蛇传传说中唯一的修仙圣境,无

论是在经典的文人改编中,还是在各地散落的民间

口传中,均承担了白蛇甚至法海修炼成精(人)的景

观叙事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白蛇传传说也进一步强

化了峨眉山的道教文化传统。然而,伴随着峨眉山

佛道相争、道教败落的结果,白蛇传传说也逐渐淹没

在峨眉山佛教文化大潮之中,尤其是在白龙洞被改

造为白龙寺之后。景观宗教文化的变迁直接导致了

传说讲述与传播的衰败,曾经的修仙之洞在宗教信

仰的考量下,被封死在路边,无人问津。峨眉山导游

因为传说景观的消失也不再讲述传说,游客也无从

了解传说,纷纷涌向白龙寺。但是,白龙寺作为佛教

寺庙,虽然命名白龙洞,却已毫无道教修仙的文化语

境,白蛇传传说在峨眉山逐渐变成一个简单的表

述———“听说白娘子曾在这里修炼”。尽管峨眉山市

的文化部门以及民间文艺学者仍然在努力重申白蛇

传传说与峨眉山的历史渊源,但是,景观消失了,传
说失去了物质依托,其叙事与传承也必然逐渐走向

淡忘。
峨眉山白蛇传传说景观的变迁充分说明了景观

以及景观生产对传说发展的重要意义。景观不再是

传说语言叙事形态的附属物,更多地承担传说讲述

与传播的叙事功能。景观是传说重要的存在形态,
是传说当代传承的文化空间,景观一旦消失,传说便

也呈现出濒危的生存状态,这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并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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